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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涉及三个主要问题，一是

部落自治体制的特殊存在，二是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

滋生，三是毒品制贩活动盛行与阿富汗难民潮涌动。阿巴两国采取了诸多

措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效果仍然有待提升。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

全管控面临六项挑战：自然地理环境恶劣，部落改革难以掌握平衡点且缺

乏可持续性，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存在立场复杂性，边境问题相

互交织难以全面解决，领土争端限制两国合作，边境无法摆脱大国政治干

预。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后，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管控

情况将更加复杂。

【关 键 词】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　安全管控　部落　阿富汗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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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边境部落地区是世界上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属于国家边

境安全治理中的典型案例。学术界对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治理的讨论始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９ＣＧ

Ｊ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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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主义时期。①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业界引发

反响，但在政治学界未受到足够重视。② 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阿巴边境安全两度成为欧美学术研究的热点。③ 在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学者比较注重探讨该区域极端暴力组织的发展情况

和两国地方管理政策的偏差。④ 中国学术界较重视讨论部落问题、民族问题与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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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阿富汗与英属印度、阿富汗与卡拉特汗国 （Ｋｈａｎａｔｅ　ｏｆ　Ｋａｌａｔ）交界区域进行实地调

研并留下了史料，包括探险家、政府官员所著的考察性著作和英印政府的统计数据。代表作品如：

Ｈｅｎｒｙ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Ｂｅｌｏ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ｄｅ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８１６）；

Ｍｏｕｎ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ｔａｒｙ，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Ｂ．Ｃ．–Ａ．Ｄ．１９５７ （Ｋａｒａｃｈｉ：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统计数据可查阅南亚研究回溯

数据库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英印政府的记录。

如人类学家查尔斯·林德霍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和弗雷德里克·巴斯 （又译弗雷德里

克·巴特，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关于阿巴边境部落社会的研究。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ｗ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ＷＦＰ，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５，

１９７９，ｐｐ．４８５－５０５；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ｅａｌｏｕｓｙ：Ｔｈｅ　Ｓｗａｔ　Ｐｕｋｈｔｕ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

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挪

威］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载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

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４～１２０页。

该时期学术著作不胜枚举，特别是以阿巴边境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刊登在 《国际安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等顶级学术期刊上。代表性文献如：Ｓｅｌ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５， Ｎｏ．３，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ｐｐ．１５２－１６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Ｃｈｒｉｓ　Ｍａｓｏｎ，“Ｎｏ　Ｓｉｇｎ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Ｂｕｒｓｔ　ｏｆ　Ｆｉ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４１－７７．
国别史代表性文献有：［巴］伊夫提哈尔·Ｈ．马里克：《巴基斯坦史》（张文涛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阿］沙伊斯塔·瓦哈卜、［阿］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

（杨军、马旭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６年版；［美］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

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专题研究代表性文献有：

［巴基斯坦］里亚兹·穆罕默德·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曾祥

裕、赵超兰、孟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巴］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钟

鹰翔 译），重 庆 出 版 社，２０１５ 年 版；Ｒａｂｉａ　Ａｓｌａ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ｎａ’：Ａ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３１，Ｎｏ．８，２００８，ｐｐ．６６５－６８３；Ｎａｓｒｅｅｎ　Ｇｈｕｆｒａｎ，“Ｐｕｓｈｔｕｎ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４９，Ｎｏ．６，２００９，

ｐｐ．１０９２－１１１４；Ｍａｈｒｕｋｈ　Ｋｈａｎ，“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２　＆

３３，Ｎｏ．４＆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ｐｐ．２００－２２３；Ａ．Ｚ．Ｈｉｌａｌｉ，“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Ｔ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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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安全治理之间的关系。①近年来美国全球安全战略转向大国博弈后，阿巴边

境部落地区安全研究的热度有所下降。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阿富汗国内政局发生变

化，阿富汗塔利班 （以下简称阿塔）重掌国家政权，学术界再次重视阿巴政府

边境管控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阿巴三方合作日益加

强的背景下，对阿巴两国政府的边境管控能力进行评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的主要问题

阿巴边界线以 “杜兰线” （Ｄｕｒａｎｄ　Ｌｉｎｅ）为基础，但是这条分界线存

在争议。阿巴边境部落地区一般指阿巴边界线两侧的部落聚集区。阿富汗

一侧涉及尼姆鲁兹省、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扎布尔省、帕克蒂卡省、

霍斯特省、帕克蒂亚省、楠格哈尔省、库纳尔省、努尔斯坦省和巴达赫尚

省，最东端沿着瓦罕走廊连接中国。巴基斯坦一侧涉及俾路支省 （包括省

辖部落地区）、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 （包括省辖部落地区和联邦直辖部落

地区），以及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 （Ｇｉｌｇｉｔ）地区。本文暂不将吉尔吉

特地区和巴达赫尚省部分地区纳入阿巴边境的考察范围。根据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的基本情况，两国政府边境安全管控的重点包括反分离主义叛乱、

防范恐怖暴力活动、打击毒品走私及其他犯罪、管辖跨国人员流动、保持

区域社会稳定等方面，集中表现为部落体制、恐怖主义、毒品犯罪与难民

流动这三个主要话题及关联性问题。

（一）部落自治体制

虽然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简单二分法去定义部落社会生活，但是部落

转接８６页注释④

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ｐ．５９５－６３８；Ｆａｒｈａｎ　Ｚａｈｉｄ，“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Ａｌ－Ｑａｅｄａ　Ｃｏｒｅ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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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Ｖｏｌ．１１，

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１９－３９；Ａｍｉｎａ　Ｋｈａｎ，“Ｐａｋ－Ａｆｇｈ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２－４０．

①　代表性文献有：荆龙：《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区》，《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５

年第９期，第３４～３６页；王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１１２～１３５页；刘向阳：《普什图跨境民族问题对阿巴边境地区安全的影响及原因》，《南亚

研究季刊》，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６～２３页；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张元： 《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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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确实长期存在于阿巴边境部落地区，与现代

政治管理体系相脱节。生活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居民包括哈扎拉人
（Ｈａｚａｒａ）、塔 吉 克 人 （Ｔａｊｉｋ）、努 里 斯 坦 人 （Ｎｕｒｉｓｔａｎｉ）、俾 路 支 人

（Ｂａｌｏｃｈ）、普什图人 （Ｐｕｓｈｔｕｎ或Ｐｕｋｈｔｕｎ）。① 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不再遵

循部落生活模式，他们并不划分为明确的部落集团；部落制度的沿袭主要

存在于努里斯坦人、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中。努里斯坦人长期保持非常自

我的生活状态，同阿富汗的政治中心基本没有互动，各个内部定居点也相

互隔离。俾路支组织体系呈现以部落首领萨达尔 （Ｓａｄａｒ）为中心的团体结

构，被称为萨达尔制度 （Ｓａｄａｒｉ　Ｓｙｓｔｅｍ）。在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三层

结构中，萨达尔的权威性最为显著，既是生产资料的提供者，也是军事领

袖和荣誉象征。部落成员与其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牢固的心理联结，

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淡薄，不接受外来权威。普什图人部落、氏族内部派

系特征较为突出，认同以成年男子投诚的某个上级权威为中心形成从属关

系，呈现激烈的对外反抗性，面对强大外来他者时可以暂时放下内部争斗、

以民族统一思想和伊斯兰教为共同纽带抵御外部冲击。他们所遵从的部落

原则即 “普什图瓦里”（Ｐｕｓｈｔｕｎｗａｌｉ）与被称为 “支尔格”（Ｊｉｒｇａ）的长老

议事程序共同组成一套不同于现代行政管理和司法体系的社会治理机制。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传统农

业社会主导其社会形态，而社会组织依托于纷繁复杂、注重血亲的部落谱

系。虽然历史上边境地区多次被各种国家力量侵略、占领和统治，但这些

国家力量从未确立直达乡野的控制权。具有封闭性特征的社会网络结构给

两国政府的边疆治理带来难题。

（二）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在阿巴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活动频繁的恐怖主义组织包括 “基地”组

织 （Ａｌ－Ｑａｅｄ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巴基斯坦塔利班 （Ｔｅｈｒｉｋ－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以下简称巴塔）等，意识形

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而阿塔不是恐怖主义组织，属于具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激进团体。在俾路支部落地区活动的恐怖主义组

８８

①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布拉灰人 （Ｂｒａｈｕｉ或Ｂｒａｈｖｉ）是印度土著达罗毗茶人的后裔，由于

杂居相处，其生活方式与俾路支人无异。不过，阿富汗宪法的民族识别对俾路支人和布拉灰人进行

了区分。巴基斯坦境内的布拉灰人主要生活在俾路支省中部，在阿巴边境不是主体。因此本文所指

的俾路支人不涵盖布拉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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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主 要 包 括 俾 路 支 解 放 军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或 Ｂａｌｏｃｈ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俾路支共和军 （Ｂａｌｏ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Ａｒｍｙ）、俾路支斯

坦军 （Ｌａｓｈｋａｒ－ｅ－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等，带有民族分离主义背景，受到伊斯兰极

端主义思想和部落保守主义观念影响。

阿巴边境伊斯兰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始于阿巴两国

的政治伊斯兰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进程。政治伊斯兰的实质是带有特殊利益

的团体利用伊斯兰教参与政治斗争和发起政治活动。①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

现代伊斯兰宗教政党在阿富汗公办宗教学校中崛起，７０年代以来巴基斯坦

宗教运动团体在伊斯兰化政策刺激下不断壮大，并最终相互结合。苏联入

侵阿富汗时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在阿巴边境指导普什图部落群抗击苏联和阿

富汗人民民主党，巴基斯坦宗教团体在幕后支持，促使一批又一批普什图

部落成员被发展为 “圣战者”（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伊斯兰激进力量从此在阿巴边

境部落地区生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后的９０年代，一批曾经逃离家园、

寄居于阿巴边境宗教学校 （Ｍａｄｒａｓｓａｓ）和难民营的普什图部落青年因不满

时局而组建阿塔，取代旧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并寻求与 “基地”组织合作。

反恐战争打响后，阿塔被迫退至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寻求庇护，与当地激进

武装和部落反叛力量相结合。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本土激进武装逐渐组织

在一起，最终宣布成立巴塔。２０１５年年初，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阿富汗

长期战乱逐渐向阿巴边境部落地区拓展影响力，建立 “呼罗珊省”。“基地”

组织遭受反恐战争重创后体系分散，为重振优势利用２０１４年９月新成立的

印度次大陆 “基地”组织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Ｂａｒ－ｉ－Ｓａｇｈｅｅｒ）开展活动。俾路支解

放军、俾路支共和军、俾路支斯坦军则利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两次大规

模分离主义叛乱的机会不断壮大，并在愈加保守的宗教氛围影响下以俾路

支部落地区为基地持续向巴基斯坦军方、政府工作人员、平民、外国援助

企业发起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范围已超出阿巴边境部落地区。

（三）毒品制贩与难民问题

阿巴边境的毒品制造和走私问题是多年来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阿巴边境区域气候和土壤条件本身适宜罂粟生长，苏联入侵后阿富汗农牧

业生产受损严重，参加抗苏战争的 “圣战者”在战后无法转型为平民，纷

纷转向投入少但获利快的毒品种植、生产和销售。阿塔在第一次执政期间

９８

① 张吉军、张婷：《政治伊斯兰与阿富汗社会发展之逻辑关系辨析》， 《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４期，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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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毒品财政支持，反恐战争期间退守阿巴边境后对毒品经济的依赖加深，

与当地部落、军阀等涉毒群体实现合作。① 北约支持下的阿富汗政府治理能

力较弱，国内长期动乱导致边境人民生活穷困不堪，普通百姓只能靠以毒

品制贩为核心的 “战时经济”维持生计，造成阿巴边境毒品问题久难根除。

这里的 “金新月”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和海洛因提炼制贩基地。

其中，赫尔曼德省是最大的罂粟生产地，该省８０％以上的农民家庭都种植

罂粟，其次是坎大哈省。② 尼姆鲁兹省和楠格哈尔省是过境毒品贸易走廊，

阿富汗多达４０％的鸦片作物从此地出境，并通过途经巴基斯坦的九条贩毒

路线输送到邻国。③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是 “金新月”毒品贸易的重要节点，

九条贩毒路线中有六条经过该省，经转运的毒品占 “金新月”地区毒品生

产总量的４０％左右。④ 同时，阿巴边境正在成为甲基苯丙胺的主要来

源地。⑤

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持续动荡催生了阿富汗难民向巴基斯坦迁徙的问

题。第一次有记录的难民大规模移动发生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１９７９年。⑥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申玉辉：《塔利班运动与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关系探析》， 《中东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

２６０～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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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苏联入侵结束后，大约有１４０万至１５０万人根据遣返方案返回阿富

汗。① 但是国内政治情势不稳，特别是反恐战争之后，阿富汗人再次外流。

根据巴基斯坦难民专员办事处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登记在册的阿富汗

难民多达１４２万人。② 他们多数定居于阿巴边境的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

（包括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占比５８％）和俾路支省 （占比２３％）。③ ２０２１
年阿富汗政治局势变化，也迫使大量阿富汗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难民

署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巴基斯坦和伊朗收容了阿富汗难民总数的８５％，巴基

斯坦境内登记在册的阿富汗难民总计超过１３０万人。④ 实际上阿巴边境最新

难民数据无法估计，巴基斯坦政府难以获得未登记阿富汗难民的准确数字。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阿巴两国先后遭遇比较严重的旱灾和洪灾影响，巴基

斯坦的相关收容社区已不堪重负，加之阿富汗安全形势不明朗导致难民遣

返困难，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阿富汗难民正面临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

二、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的重点举措

针对边境管控的三个主要问题，阿巴两国的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涉及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其中较为突出的重

点举措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部落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予以保护或者革新

阿巴两国在部落管辖问题上常常采用怀柔加压制的恩威并济治理思路。

一是保护部落社会自治状态，以维护地区政治稳定。萨多扎王朝

（Ｓａｄｏｚａ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的阿赫迈德·沙 （Ａｈｍａｄ　Ｓｈａｈ）作为阿富汗杜兰尼王

朝 （Ｄｕｒｒａｎ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的开创君主，主要依靠与各部落联姻和结盟以及军

功分享的方式来维持部落地区的忠诚。他并不直接统治各部落，也不过多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ｍｉｎａ　Ｋｈａｎ，“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４６．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Ｍａｙ

２０２０，ｐ．１７．ｈｔｔｐｓ：／／ｅａｓ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ｏ－ｃｏｉ－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ｐｄ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Ｕｐｄａｔｅ，”Ｔｈｅ　Ｕ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９，２０２０，ｐ．１．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２．ｕｎｈｃｒ．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７４７３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Ｕ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ｇｅｎｃ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ｏｒ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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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部落内部事务。在巴拉克扎王朝 （Ｂａｒａｋｚａ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穆萨希班

（Ｍｕｓａｈｉｂａｎ）时期的纳迪尔·汗 （Ｎａｄｉｒ　Ｋｈａｎ）执政时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维护部落社会的自治地位和免税特权是国家的施政基础。① 巴基斯坦建国初

期联邦政府沿用英印治理模式，接受俾路支部落和普什图部落地区继续保

持自治，遵照１９０１年英印 《边境犯罪条例》（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将部落地区治理权委托于部落领袖和长老，仅派驻行政专员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负责协调政府与部落之间的关系。１９７３年巴基斯坦宪法对部落区

域的行政划分进行了初次明确规定，也暗示了省辖部落地区和联邦直辖部

落地区的特殊地位。

二是加强对部落区域的集权管控，塑造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阿富汗

巴拉克扎王朝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 （Ｄｏｓ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和阿布杜·拉赫

曼汗 （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Ｋｈａｎ）都施行过比较强力的措施打击部落社会的独

大。多斯特·穆罕默德和阿布杜·拉赫曼汗严格控制国家级别的部落议事

会的人事任命，让部落领袖对国家决策仅起咨询作用。阿布杜·拉赫曼汗

甚至强制发生叛乱的部分吉尔扎人 （Ｇｈｉｌｚａｉ）远离阿巴边境区域，迁往阿

富汗北部。阿曼努拉·汗 （Ａｍａｎ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执政时期 （１９２１年），总理

府内阁主任办公室新设部门专门管理部落和边境事务，是阿富汗边境和部

落事务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的雏形。② 巴基斯坦在

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困难后开始强化对部落地区的管控。一方面尝试废除部

落制度，突出举措是１９７６年布托政府颁布 《萨达尔体制废除法》 （Ｓａｒｄａｒｉ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和２００６年穆沙拉夫政府建立地区行政专员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试图取消俾路支萨达尔制度；另一方

面是推进部落地区的主流化，典型事件是从２０１７年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提交

《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改革议案》到２０１８年５月正式通过国家宪法修正案，

推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主要是普什图人聚集区）合并入开伯尔—普什图

赫瓦省。

三是改善部落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发展促安全。阿富汗巴拉克扎

２９

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２２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ｈｔｔｐｓ：／／ｍｏｂｔａ．ｇｏｖ．ａｆ／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ｂ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历史、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王朝穆萨希班时期，政府兴建公共工程以助力游牧民族农耕定居，其中在

美国援助下建设的集灌溉、水利和发电于一体的赫尔曼德工程 （耗资１．３６５
亿美元）是援建项目的代表。① １９９７年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第一次

依据成人普选权参与大选投票；２０１１年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扩展２００２年 《政

党条令》（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ｒｄｅｒ）的适用范围，允许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开

展政党活动；２０１８年以 《过渡管理条例》（Ｉｎｔｅｒｉ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取代 《边境犯罪条例》，改变英国殖民主义时期对部落不加区分的集体惩罚

机制。②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还施行以合作联邦制为基础的区域平等方案，制

定主要的区域振兴计划如俾路支省南部规划、包括新合并部落地区的开伯

尔—普什图赫瓦省十年发展计划，来改善欠发达地区民众的收入水平。其

中在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政府着手实施 《部落十年战略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Ｔｒｉｂ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在起步阶段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为８２８个

正在进行的项目拨款２４０亿卢比，涉及经济互联互通和创造就业岗位等

方面。③

（二）打击当政者定性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９·１１”事件发生以后，为了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阿巴两

国强化对边境部落地区的军事管控。当时北约支持的阿富汗政府需要挫败

阿塔或其他暴力团体对政权的威胁，巴基斯坦领导人意识到巴塔等极端主

义组织不断制造恐怖主义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并迫于美国压力与阿

塔保持距离，两国政府在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打击活动。

美国将阿塔定性为反叛集团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阿富汗政府配合展

开 “自由前哨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等军事打击活动。

３９

①

②

③

Ｕ．Ｓ．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Ｈｅｌｍ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Ｉ．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１８，１９８３，ｐｐ．３－４．
集体惩罚机制指英国殖民统治者规定凡部落成员的个人行为失当由整个部落来承担责任，

如贩卖部落财产以支付英印政府损失等。Ｓｅｅ　Ｊｕｓｔｉｎ　Ｓ．Ｄｕｎｎｅ，“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ｐ．３４；Ａ．Ｚ．Ｈｉｌａｌｉ，“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Ｔ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６，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６００；时佳希： 《巴基斯坦ＦＡＴＡ改革进程透视》， 《经济社会史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５页。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ｌａ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ｐｐ．６８－７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ｃ．ｇｏｖ．ｐｋ／ｕｐｌｏａｄｓ／ａｎｎｕａｌｐｌ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Ｐｌａｎ＿２０２１－２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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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６月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声势渐涨后，军事打击行动的对象
除了阿塔以外还扩展到 “伊斯兰国”组织等势力。在行动中，阿富汗政府
依赖美国无人机对阿巴边境部落地区进行外科手术式轰炸。从２００４年开
始，巴方在南北瓦济里斯坦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ｚｉ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ｚｉｒｉｓｔａｎ）先
后部署８万名士兵以打击阿塔。① 在铲除巴塔等极端暴恐组织过程中，巴方
陆续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活动，例如２００７年在斯瓦特 （Ｓｗａｔ）的 “正义之
路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ｈ－ｅ－Ｈａｑ）、２００８年在巴焦尔 （Ｂａｊａｕｒ）的 “果敢行
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ｅｒ　Ｄｉｌ）、２００９年４月在班努 （Ｂａｎｎｕ）和迪尔 （Ｄｉｒ）的
“黑暴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２００９年５月在斯瓦特的 “正道
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ａｈ－ｅ－Ｒａａｓｔ）、２００９年６月在南瓦济里斯坦的 “拯救之
路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ｈ－ｅ－Ｎｉｊａｔ）、２０１４年在北瓦济里斯坦的 “利剑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ａｒｂ－ｅ－Ａｚ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开伯尔 （Ｋｈｙｂｅｒ）的 “开伯尔
三阶段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ｈｙｂｅｒⅠ，Ⅱａｎｄ Ⅲ）、２０１７年全国范围内的
“镇压暴乱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ｄ－ｕｌ－Ｆａｓｓａｄ）等。②

阿富汗政府在北约支持下组建边境警察，这是阿富汗国家警察的组成
部分，专门负责边境安全，２０１５年人数一度达到１．０９万人。③ 阿富汗总检
察长办公室负责调查和起诉违反 《危害国家内外安全犯罪法》（Ｌａｗｓ　ｏｎ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１９７６，１９８７）、《打击恐怖
主义犯罪法》（Ｌａｗ　ｏｎ　Ｃｏｍｂａ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ｆｆｅｎｓｅｓ，２００８）的行为。

阿富汗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９月颁布 《阿富汗警察法》（Ｐｏｌｉｃｅ　Ｌａｗ），明确警察
角色定位，细化警察行政体系，并于 ２００６ 年制定 《国家安全政策》

４９

①

②

③

Ｌａｃｉｎ　Ｉｄｉｌ　Ｏｚｔｉｇ，“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ｐ．１０．
起初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避免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展开过度的军事行动。巴基斯坦联邦政府

与瓦济尔 （Ｗａｚｉｒ）、马苏德 （Ｍａｓｕｄ）等部落领袖和长老、巴塔领导人及南北瓦济里斯坦分支领导

人进行了和谈。２００４年 《沙凯和平协议》 （Ｓｈａｋａｉ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年 《萨拉罗加和平协

议》（Ｓａｒａｒｏｇｈａ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２００６年 《北瓦济里斯坦协议》（Ｎｏｒｔｈ　Ｗａｚｉｒｉｓｔ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表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希望借助部落支尔格来调解地区冲突的立场。但是，随着巴塔不断破坏和平

协议以及仇杀偏政府立场的部落领袖和长老，巴基斯坦军方开始对其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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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ｎｇｏ／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ｉｄｅａ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ｏｒｄｅｒｓ．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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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明确阿富汗各安全部门的职责。① 巴基斯坦联

邦政府于１９９７年通过第一部反恐法案，于２０１４年通过 《反恐怖主义法》

修正案，允许对恐怖主义罪行判处死刑，并授权专门法院审理恐怖主义案

件；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和２００２年８月颁布新的 《地方政府条例》（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和 《警察条令》（Ｐｏｌｉｃｅ　Ｏｒｄｅｒ），废除 《１８６１年警

察法》（Ｐｏｌｉｃ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８６１），提高地方警务系统在调查、侦办暴力活动时

的工作效率；② ２０１７年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制定了属于本省的专门警察

法 （ＫＰ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ｃｔ　２０１７），同时省级法院的管辖权扩展到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迈出部落地区引入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步；③ 发布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国家

内部安全政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以更加多样化的手段

配合反恐军事行动，内容涉及反恐部队建设、促进机构协调、遏制恐怖融

资、伊斯兰学校改革和阿富汗难民遣返登记等。④

阿巴两国政府间也在边境军事行动方面开展合作。２０１５年５月，阿富

汗国家安全局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允许三军情报局训

练和装备阿富汗国家安全局人员，并与其共同审讯后者逮捕的叛乱分子。⑤

根据２０１８年７月举行的阿富汗—巴基斯坦 “和平与团结行动计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会议，两国官员同意建立边界两侧

安全部队交流机制。⑥ ２０２０年８月和１１月，阿巴两国领导人就 “和平与团

结行动计划”涉及的潜在情报共享和区域合作进行了讨论。⑦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５：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ｊ／ｃｔ／

ｒｌｓ／ｃｒｔ／２０１５／２５７５１８．ｈｔｍ

Ａｓａｄ　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１６２－１６３．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Ｂａｂａｋｈｅｌ，“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Ｆａｔａ，”Ｄａｗｎ，Ａｐｒｉｌ　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ｗｎ．

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３９９６９２

Ａｓａｄ　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ｐｐ．１６２－１６３．

Ｍｉｒｗａｉｓ　Ａｄｅｅｌ，“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ｉｇ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ｐｙ　Ａｇｅｎｃｙ－ＩＳＩ，”Ｋｈａ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ｙ　１７，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ｈａａｍａ．ｃｏｍ／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ｉｇ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ｐｙ－

ａｇｅｎｃｙ－ｉｓｉ－１１１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９：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２０１９／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２０：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２０２０／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三）打击毒品犯罪及管理边境难民

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２００１年波恩进程启动后北约对援建阿富汗进行

分工，其中英国负责缉毒警察培养和毒品防控，后美国加大对禁毒行动的

支持力度，确立 “五根支柱计划”（Ｆｉｖ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Ｐｌａｎ），阿富汗缉毒警察配合

负责毒品情况调查、信息收集和执行禁毒工作，其中阿巴边界的普什图语

地区是禁毒宣传的重点区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起 “彩虹倡

议”（Ｒａｉｎｂ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引起国际社会对阿富汗边境管制的关注，根据

倡议阿巴两国在托克汉姆 （Ｔｏｒｋｈａｍ）和杰曼 （Ｃｈａｍａｎ）建立了联合边界

指挥中心进行禁毒合作。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建立打击毒品犯罪的

“三边倡议”合作机制，具体包括信息共享、设立边境联络处、联合巡逻行

动、禁毒培训学院交流、与毒品有关的法律合作等。① ２０２１年８月，第二

次执掌政权的阿塔宣布要将阿富汗建设成为无毒国家，并向国内下达禁止

种植罂粟的命令，要求南部边境农民以藏红花等开展替代种植。② ２０２２年４
月，阿塔再次颁布法令禁止罂粟的种植及相关产品的交易。③ 据悉，强制铲

除罂粟田的运动已逐步展开。

在边境难民管理方面，阿巴两国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协助下探讨在巴

难民从难民营或边境临时营地转移至阿富汗境内新定居点的可能性，鼓励

他们参加 “协助自愿遣返计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年两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开始签署一系列三方协议中的第一份协议，以

管理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及其跨境遣返。２００６年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推

出了针对阿富汗难民的计算机生物识别卡计划，２０１７年国际移民组织为无

证件的阿富汗人启动身份注册，从阿巴边境返回阿富汗的难民通过身份卡

可以注销在巴基斯坦的登记并获得经济补偿。④ 阿富汗使用了个人身份识别

安全比较和评估系统处理主要边境口岸的人员出入。⑤ ２０２０年７月，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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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４Ｚ９３ｅ２５ＬＬ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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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与中国、尼泊尔合作，就边境管控、口岸防疫、突发事件处置等形成

标准操作流程，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边境联防联控造成的不利

影响。①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单方面修筑了边境隔离实体。２０１３年巴基斯坦军

方在俾路支省的阿巴边境附近启动了耗资１４０亿卢比、长达１１００公里的战

略壕沟项目，以配合已在该省杰曼边境点安装的生物识别系统；② ２０１６年

开始对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１２３０公里边境和俾路支省的１３８１公里边

境进行隔离栅栏修建，增加边防哨所和炮台；同时对北瓦济里斯坦、南瓦

济里斯坦、莫赫曼德 （Ｍｏｈｍａｎｄ）、库拉姆 （Ｋｕｒｒａｍ）四个部落代理处的

检查站加强了管理，不再允许无有效护照和签证的外国人进入过境点。③

２０２２年年初，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谢赫·拉希德 （Ｓｈｅｉｋｈ　Ｒａｓｈｉｄ）表示，

阿巴边境隔离栅栏将按原计划继续修建。④

三、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面临的挑战

虽然阿巴两国政府在边境安全管控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
进展，但是效果仍然有待提升，尤其是还面临多项挑战。

（一）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增大了管控难度

阿巴边境整体上属于兴都库什山脉及其衍生山脉体系和苏莱曼山脉体

系。此地山岭交织，山口众多，地形崎岖，冬季气候严寒，常有暴风雪。

西南部边境地势相对平缓，但部分地区属于沙漠和盐沼。居民常居于地势

和缓的山间河谷和盆地，有的地区交通和通讯不便，有的地区人迹罕至。

例如，阿富汗库纳尔省地形主要是兴都库什山脉南缘的库纳尔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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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喀布特萨帕尔山脉和喀什穆德山脉陡峭崎岖，非常有利于暴力武装

分子的隐蔽和流窜，其与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边界被认为是

阿巴边境线上最危险之处。帕克蒂亚省是普什图吉尔扎部落群的核心居住

区，吉尔扎人常常穿梭于边境的许多无人通道来回放牧，这些过境点并没

有地图记录，也没有受到阿巴两国政府的监测。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

赫瓦省北部地区除白沙瓦谷地外冬季寒冷，南部地区干旱荒凉，全省共有

１３％的土地是冰川或不毛之地。① 俾路支省靠近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属于俾路

支高原和苏莱曼山区，整体气候极端，冬季寒冷，是巴基斯坦人口密度最

低的地区。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大增加了阿巴两国边境安全管控的难度。阿巴边

境对于难民、走私者、极端暴力分子而言形同虚设，据统计在每天约有５万～６
万人的过境流动中就有１．５万多人属于非法越境。② 有的武装组织还在过境

自由贸易的掩盖下随意穿越边境，组织暴乱活动。为了有效管控边境安全，

从２０１６年起巴基斯坦政府对托克汉姆、杰曼、安古拉阿达 （Ａｎｇｕｒａ　Ａｄａ）、

古拉姆汗 （Ｇｈｕｌａｍ　Ｋｈａｎ）进行了军事增援，但是阿巴边境共有约２４０个

过境点，且还不包括那些无人监控的羊肠小道，对四个重点过境点的改进

只是杯水车薪。③ 阿富汗政府强烈反对巴基斯坦单方面修建隔离实体。退一

步说，即使阿方同意巴方修筑行为，由于阿巴边境多山且偏远，围墙、栅

栏、壕沟实际上能起到的效果也十分有限。受制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

任何篱笆只能减缓但不能完全阻止难民、走私者和极端暴力分子的流动。

（二）部落改革难以掌握平衡且缺乏可持续性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部落自治体制给中央政府的边疆安全治理带来挑

战。如果保持这些地区的原有社会生态，那么可能放任部落居民深化保守

的乡土观念，从而导致他们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公民意识，不利于国家凝

８９

①

②

③

杨翠柏、胡柳映、刘成琼编著：《列国志·巴基斯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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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的提升；而如果寻求改革部落体制，拔除传统社群生活的根基，那么

可能因激发部落民众的保护主义情绪而带来暴力反抗。例如，阿富汗巴拉

克扎王朝穆萨希班时期曾经于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在赫尔曼德河附近进行部
落群定居试验，但是由于定居者之间存在部落间、部落内的历史纠纷，定

居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民民主党统治时期，阿富汗

强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试图加强边境管理，却引发部落地区叛乱，并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后阿富汗内乱的诱因。巴基斯坦布托政府和穆沙拉夫

政府对俾路支萨达尔制度的废除因俾路支各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而陷入僵

局，并导致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两次俾路支分离主义大规模武
装冲突升级。

部落社会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筹面临政治、社会和心

理等多方面压力，中央政府在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管控呈现弱权威性。例
如，阿富汗的奥巴凯制度 （Ａｒｂａｋｙ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最初指来自普什图部落的成

年男性以支尔格为向导、自愿参与公共服务、负责维护习惯法的一种临时
机制。② 当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政府以财政支持方式推动莫赫曼德、

谢兰尼 （Ｓｈｅｒａｎｉ）部落承担阿巴边境监控任务以及２１世纪初库纳尔省试图

建立政府直辖的新奥巴凯制度 （Ａｒｂａｋ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权
力管理模式将成年男子置于优先服务于政府利益的位置，因而直接违反了

部落成员首先应忠诚于部落的原则，最终导致改革瘫痪。③ 巴基斯坦联邦直

辖部落地区的主流化改革是否成功也有待观察。当地部落组织的民兵
（Ｌｅｖｙ和 Ｋｈａｓａｄａｒｓ）仍然忠诚于地方政治势力而非巴基斯坦中央政府；

２０１８年 《过渡管理条例》还是认可部落领袖和长老的权力，即使地方法院

具备更高的司法效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仍然需要将案件交由相关部落
商议再判断；根据巴基斯坦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证明任何犯罪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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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民兴：《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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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诉人提供。取证困难导致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部落传统规则来解决

争端。①

（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存在立场复杂性

国际社会没有关于 “恐怖主义”的公认定义。由于受界定主体立场的

影响，出现价值观歧异或政治正确性问题，对 “恐怖主义”的定性是相对

的，并常常与国际政治发生联动。例如，在一国内部，对某个政治动员团

体的定位会随着其政治社会地位变动而发生变化；在国际层面，某个政治

动员团体被看作恐怖主义力量还是反抗暴政或追求人权自由的正义之师，

也因国因时局而异。阿巴两国的政局变化加上身处地缘政治旋涡使得这一

问题十分明显。突出的例证是，当美国在阿巴边境培植 “圣战者”抗击苏

联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时，赋予他们自由战士的美誉，里根总统在白

宫亲自接见哈卡尼网络 （Ｈａｑｑａｎ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领导人；② 因与 “基地”组织

关联，美国对阿塔和哈卡尼网络转而进行强力打击。虽然反恐战争期间美

国没有将阿塔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但与阿富汗政府借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之

名大力铲除阿塔，对哈卡尼网络则直接将其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如今阿塔

已推翻前政府上台执政，新政府中哈卡尼家族掌握四个核心部门，政府打

击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对象选择和定位必然发生变化。巴基斯坦政

府曾迫于美国压力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但与阿塔和哈卡尼网络关系特殊。

执政者位置的变化、相关方政治立场的特殊性给阿巴边境反恐带来复杂局

面，集中体现在打击对象的选择和甄别上，这直接影响行动的长期效果。

政治伊斯兰运动使用大量伊斯兰符号，借用文化正本清源、反西方意

识形态腐蚀、反抗暴政压迫等话题进行组织动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内部

温和派、激进派、极端派的主张之间界限模糊，这些给政府和普通大众如

何区分政治伊斯兰运动与伊斯兰教信仰、如何正确认知伊斯兰极端主义都

带来较大挑战，特别是对于国内宗教氛围浓厚或执政者带有强烈宗教色彩

的国家以及管理薄弱、地方保护主义与分离情绪突出、民众文化知识水平

欠缺的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宗教运动团体力量强大，

促发边远地区原教旨主义派别中的极端派活动愈演愈烈，得到大量欠缺信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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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明真相的边境民众的追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落领袖、普通

群众围绕打击宗教极端主义问题诉求不一，最终造成打击行动的滞后或

偏向。

另外，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充斥着军阀、部落民兵、宗教团体、暴力分

子、走私团伙等多种力量，彼此关系错综复杂。部落区域普什图人崇尚个

人独立，反对被他人控制，同时受 “杜拉” （Ｄｕｌｌａ）规则和内讧文化的影

响，常常根据情势变化随时改变立场，因而这些人在激进主义、极端主义

或恐怖主义团体组织之间反复投诚是普遍现象。即使执政者认真致力于消

除暴力活动隐患，也面临要区分清楚错综复杂的组织关联性这一现实障碍，

难以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保持完全客观的态度。

上述情况的出现使两国政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有关活动

受到掣肘。

（四）边境问题相互交织难以彻底解决

虽然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的各种问题在归纳时可以分类叙述，

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并形成复杂的系统性难题，

这使得两国政府的治理措施不能一次性根除所有边境问题。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自然地理、部落体制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活动相互关联。该地区环境封闭、易于躲藏，普什图部落对于外来者不论

对象来历与身份都遵从庇护 （Ｍｅｌｍａｓｔｉａ，也称好客）的传统习俗，导致普

什图部落地区容易成为伊斯兰激进力量、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暴力团体安

身的重灾区。俾路支部落社会以单个部落为中心形成集团分布格局，萨达

尔对群体的控制力较强，外部力量对社群结构的介入力度有限。但是，封

闭的部落结构推动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愈演愈烈，

日渐带有恐怖主义特征。在普什图部落群和俾路支部落群看来，中央政府

是部落传统的破坏者，政府的部落改革措施难以赢得他们的认同而遭到他

们的抵制，反抗行动易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恐袭活动形成合流。同时，

这里的区域经济贫困进一步助推人们加入武装组织和犯罪集团寻找出路，

特别是贫穷的部落青少年只能到可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宗教学校学习，

更易受到极端排外思想和恐怖主义思潮的侵蚀。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部落问题与毒品犯罪相联系。阿巴两国的普什图

部落地区是毒品生产和加工区域，巴基斯坦的俾路支部落地区和普什图部

落地区是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罂粟种植是部落重要的收入来源，边境经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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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部落社会生态与毒品生产销售形成微妙的网络关系。部落首领在管理

真空和当地安全供给者的默认下获取经济利益。连年战乱使阿富汗边境正

常经济运转被摧毁殆尽，禁毒行动降低了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经济收入，

减少了就业机会，但是替代性作物种植推广困难，部落民众种植毒品的经

济冲动长期存在。①

阿富汗难民问题也与阿巴边境的部落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

义活动存在密切关系。阿富汗难民以普什图人居多，以家庭或部落的集体

迁徙为主，其迁徙地多在与其同源的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地区。在到达目

的地之后具有血缘关系的集体仍然保持原有社会网络生活，极易与巴基斯

坦普什图人形成情感共鸣，从而强化他们的部落保护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

情绪；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环境难以容纳大量难民，阿富汗也缺乏吸收回

返者的能力，难民只能在两国之间来回寻求生存机会，极易加入犯罪集团、

宗教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主义组织；流亡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受瓦哈比主

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和迪欧班迪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ｓｍ）思想的影响，难民的迁徙及

其与宗教教派思想的交流为保守伊斯兰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随着难民

给巴基斯坦国家资源和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巴基斯坦政府对待阿富汗人的

态度从欢迎转向监测和驱离，这又引发了难民群体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敌意，

从而滋生暴力活动。

（五）领土争端限制阿巴两国通力合作
“杜兰线”造成的领土纠纷问题是阿巴两国的主要矛盾，这是影响两国

政府边境安全管控合作的主要障碍。两国虽未因边界争端发生过大规模的

国家间战争，但是关系紧张时曾于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６１年两次断绝外交联系。

２０１４年巴基斯坦军方发起 “利剑行动”进剿部落地区，提出在 “杜兰线”

附近修建隔离带，阿方认为巴基斯坦试图在客观上固化 “杜兰线”，这导致

边境附近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阿巴两国安全部队

在托克汉姆和杰曼爆发数次激烈交火，后双方虽达成停火协议，但冲突并

未停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边境往来受到限制，但是阿巴都指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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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队朝各自控制区域的本国平民无端开火。①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以来，围绕边

界设置围栏是否停工并推倒重来的博弈激烈，两国一线人员在边境地区连

续发生多起冲突。②

“杜兰线”将普什图和俾路支部落地区人为地分隔，但不可能隔绝两侧

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血缘关系和心理联系，这也带来分离主义和恐怖主

义难题。巴基斯坦国内的普什图人自视与阿富汗普什图人为同一群体；两

国俾路支人都想脱离各自中央政府建立所谓 “大俾路支斯坦国”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巴基斯坦境内的瓦济尔、马苏德、优素福扎 （Ｙｕｓｕｆｚａｉ）等

普什图部落长期影响阿富汗政治；阿塔逃往巴基斯坦时普什图各部落出于

同胞之谊给予庇护，部分部落成员迅速极端化并加入巴塔等组织反抗巴基

斯坦政府，试图将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人聚集区分离出去并与阿富汗境内

普什图人聚集区合并。“杜兰线”引发的普什图、俾路支跨境民族认同问题

进一步降低了阿巴两国之间的信任，影响双边合作。

（六）无法摆脱大国政治干预

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阿巴边境位于中亚、南亚交界区域，

其中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托巴—卡卡尔山脉的波伦山口是连通中

亚与南亚之间的交通要道，同时此地紧邻中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历史上，亚历山大帝国、贵霜帝国、德里苏丹王国的统治者均是通过

此地侵入印度平原。近代英国为控制杜兰尼王朝主动发起的第一次和第二

次阿富汗战争也是通过此地侵入阿富汗本土，并向山地普什图部落地区发

起多次远征。为了保障英印管辖领土的安全，英国自１９０１年开始在此部落

区域设立隔离区。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急需评估苏联的中南亚

政策走向，派出多位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对阿巴边境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

察并深入接触当地部落。美国间接资助 “圣战者”集结于阿巴边境部落地

区，此地成为美国打击苏联及其扶植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重要武装

训练场地和物资转运通道。反恐战争期间，阿巴边境是决定战事走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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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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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阿富汗临时政府边防部队在杰曼发生直接

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死亡，杰曼边境口岸紧急关闭。参见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临时政府发生冲突》，

光明网，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ｂａｉｊｉ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３６２２９９２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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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区域，美国始终不能控制此地区的安全稳定，最终导致反恐战争失败。

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和历史经验决定了阿巴边境始终是世界大国或地区

大国无法忽视的地域之一。美国撤军阿富汗，强行结束反恐战争，预计其

也将是撤而不离，利用放任或引导阿富汗地区局势来打击对手，同时加强

友国对美安全依赖。在此背景下，政治生态复杂的阿巴边境可能成为其利用

的最佳平台。作为南亚地区大国，印度在２００４～２０２１年一直加大对阿投入，

尽管阿塔上台导致印度较为被动，但是不论是出于维护克什米尔地区安全和

既得利益的考虑，还是作为扩展地区影响力和制衡区域竞争对手的需要，可

以预见印度都将重视阿巴边境部落地区。例如，美国政策界和学界已共同认

为应采取行动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同时强调 “印度监视

阿富汗动态并阻止中国向南亚扩展影响”的作用。① 在此情况下，大国政治

博弈将会围绕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展开，这里将成为域外国家博弈的浓缩舞

台。事实上，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走势并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当

事国可以完全控制，这相应地给阿巴两国管理各自边境区域带来更大难度。

四、阿塔重新执政后管控阿巴边境部落地区面临的困难

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阿富汗反恐战争，阿塔取代

阿富汗政府第二次执掌国家政权。阿塔与前任政府背景不同且与阿巴边境

部落地区各力量关系十分复杂，其上台后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管控

面临诸多困难。

（一）阿塔团体稳定性问题直接影响边境管控

阿塔重新执政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维持自身稳定。阿塔多年在农

村吸纳普什图部落力量积蓄实力，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展开拉锯战，受到

普什图社会中以成年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化冲突模式的影响。普什图部落社

群的典型特点是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扁平化的组织特征，个体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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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联合困难且多变。阿塔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保持着相对松散的组织，

由奎达舒拉 （Ｑｕｅｔｔａ　Ｓｈｕｒａ）、米兰沙舒拉 （Ｍｉｒａｎ　Ｓｈａｈ　Ｓｈｕｒａ，即哈卡尼

网络）、白沙瓦舒拉 （Ｐｅｓｈａｗａｒ　Ｓｈｕｒａ）、马什哈德舒拉 （Ｍａｓｈｈａｄ　Ｓｈｕｒａ）

等六个地方性自治舒拉形成多中心的平行结构。组织内部成员相对独立，

需要领导人通过展现能力、分享资源等手段维持凝聚力，例如以领导人个

人魅力为基础的 “大阵线”（Ｌｏｙ　Ｍａｈａｚｅ）的出现。

阿塔上台执政后需要克服组织性团结难题。一是不同舒拉之间相互独立

且具有权力竞争关系；二是温和派与强硬派、本土保守派与海归开放派之间

存在分化；三是高级领导层内部、高层领导与中下层普通武装人员之间具有

矛盾。这不仅影响中央政府的整体执政效率，而且可能削弱阿塔在阿巴边境

部落地区的管控能力，这对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是不利的。

（二）阿塔较难切断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势力的联系

虽然阿塔一度向国内外积极释放温和、开放的政策信号，但是其执政

的思想核心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临时政府发表

的声明，阿塔仍然寻求建立政教合一的 “哈里发制”国家，延用原国名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二是政治权力

保留 “毛拉治国”的属性，临时政府中激进派别并未排除在外；三是要求

全社会履行伊斯兰教法，清除民众社会生活中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成分。①

从２０２２年７月阿富汗临时政府召开的大支尔格会议决议来看，实行严格的

伊斯兰教法统治是阿塔关注的重点之一。② 阿塔能否会为铲平伊斯兰保守主

义思想生长的土壤而积极努力，能否真正地撇清与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

力和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这需要长期观察。

同时，阿巴边境的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组织与阿塔保持着

多种关系，有的是伴生、共生关系，有的是盟友关系。阿塔组织结构复杂，

不同派别对待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态度不一。即使高层领导人有

清除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主观意愿，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即如

何约束其内部的不同分支和普通成员彻底切断与上述组织的联系。例如，

哈卡尼网络与 “基地”组织关系密切，过往共同策划实施暴恐活动，其如

５０１

①

②

王凤：《历史转折与阿富汗塔利班的选择》，《当代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第４１～４２页；

丁隆：《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第１６～１７页。

刘中民：《从复归到迷失：阿富汗塔利班执政一周年》，载 《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ｙｏｌ．ｃｏｍ／ｇｂ／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２－０８／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ｖ９ｇＷｕｌＫ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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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切断与 “基地”组织的联系是个难题。２０２２年７月 “基地”组织领导人

艾曼·扎瓦希里 （Ａｙｍａｎ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被美方击毙地点位于喀布尔市中心，①

阿塔与该组织是否还存在联系令人怀疑。

（三）阿塔与部落领袖和长老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结束后，普什图人在国家政权中主导地位丧失，普

什图人对其他民族的不满与日俱增。阿塔当年在普什图部落地区凝聚民心

时找到了这种民族情绪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结合点，通过强化民族认同

获得了普什图部落民众的认可。但是，阿塔与边境部落并非铁板一块。

首先，阿塔所崇尚的迪欧班迪主义在思想根源上主张泛伊斯兰主义，

反对民族和部落认同；其次，阿塔与传统部落领袖在边境地区一直存在争

夺权力的矛盾，共同抗敌的经历只是弱化了这一矛盾但并非根除了双方的

分歧；最后，当阿塔的身份地位转变为中央执政者后，其国家改革措施或

将触及部落领袖的利益。例如，阿塔上台后对南部农村地区进行禁毒或其

他改革将可能引发与部落领袖的矛盾，这可能导致阿塔无法取得部落领袖

和长老的完全信任，继而难以利用地方支尔格解决问题，阿巴边境部落地

区的安全境况存在一定隐患。

（四）阿塔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关系存在波动

阿塔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关系密切，但其上台并不代表阿巴关系会

一帆风顺。基于普什图民族背景和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长期活动的经历，

阿塔在 “杜兰线”问题上的表态相较于过去的执政者并未有所退让。阿富

汗信息部长兼首席新闻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 （Ｚａｂｉｈｕｌｌａｈ　Ｍｕｊａｈｉｄ）

公开表态，“（巴基斯坦）围栏的建设本身在一个横跨边界两侧的国家内部

造成了裂痕。”② 阿塔下属边境部队指挥官毛尔维·桑瑙拉·桑金 （Ｍａｕｌｖｉ

Ｓａｎａｕｌｌａｈ　Ｓａｎｇｉｎ）表示，“将不允许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 （在 ‘杜兰线’

沿线）设置围栏，不管巴方以前做了什么。”③ 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两国发

生的边境交火事件中，阿富汗临时政府的立场相对强硬，一度引发两国关

６０１

①

②

③

《美国击毙阿富汗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 现场细节曝光》，海外网，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ｃｎ／ｎ／２０２２／０８０２／ｃ３５４１０９３－３２４６５２９９．ｈｔｍｌ
［巴］拉扎·汗：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裂痕是否迫在眉睫？》，半岛新闻网，

２０２２年２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ｎｅ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２０２２／２／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之

间的裂痕是否迫在眉睫

Ｕｍａｉｒ　Ｊａｍａｌ，“Ｔａｌｉｂ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ｉｅｓ　Ｒｕｎ　ｉｎｔｏ　Ｔｒｏｕｂｌｅ，”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２２／０１／ｔａｌｉｂ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ｉｅｓ－ｒｕｎ－ｉｎｔｏ－ｔｒｏｕｂｌｅ／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安全管控历史、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系骤然紧张。①

２００９年后阿塔有意疏远巴塔，但近两年在斡旋巴塔问题时效果不佳，

阿塔与巴基斯坦政府又产生了嫌隙。阿塔在向巴塔施压方面存在顾虑。一

是巴塔控制区曾经是阿塔重要的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地，并在阿塔重新复兴

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阿塔担心对巴塔施压过猛可能会将其组织或

成员推向敌人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这种犹豫态度引发了巴方的不满。而

巴方在边境地区的反恐活动特别是越过 “杜兰线”打击巴塔的军事行动也

遭到阿塔的反感。２０２２年４月，阿富汗外长阿米尔·汗·穆塔奇 （Ａｍｉｒ

Ｋｈａｎ　Ｍｕｔｔａｑｉ）就巴方打击行动紧急召见了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曼苏尔·

艾哈迈德·汗 （Ｍａｎｓｏｏｒ　Ａｈｍａｄ　Ｋｈａｎ）。②

总体上看，阿塔和巴基斯坦政府围绕 “杜兰线”和巴塔问题的分歧不

利于两国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治理合作。

（五）阿塔管控边境地区面临其他现实难题

阿塔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和艰巨的经济治理任务。阿富汗多年战乱使

国家经济处于极度困境，而重新上台的阿塔又遭遇美欧经济制裁，美国冻

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的海外资产，财政困境严重威胁新政府的行动能力。

近三年来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冲击和乌克兰危机蝴蝶效应的影响，阿

富汗境内民生状况不容乐观，货币贬值严重，贫困率持续上升，这不仅考

验阿塔的执政能力，这些情况出现也让阿塔难以全心顾及边疆管理。

阿塔有禁毒决心，但由于以毒品制贩为代表的特殊经济是阿富汗社会

结构中难以切除的毒瘤，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毒品生产和贩运自成系统，

其要长期保持禁毒承诺有一定困难。同时，过往毒品贸易收入向阿塔贡献

多达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收入，③ 如果无法解决替代性资金来源，阿塔的

７０１

①

②

③

例如，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边防部队在交火事件中主动使用重型武器；
针对此次边境冲突，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阿卜杜勒·卡哈尔·巴尔基 （Ａｂｄｕｌ　Ｋａｈａｒ
Ｂａｌｋｈｉ）虽然表示事件发生令人遗憾，将严肃处理，但又公开呼吁巴基斯坦政府注意防止导致暴力
及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的挑衅行为，暗示对巴方的不满。参见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临时政府发
生冲突》，光明网，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ｂａｉｊｉ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３６２２９９２２．ｈｔｍｌ；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呼吁巴基斯坦注意边境挑衅行为》，光明网，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２０２２－１２／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３２２３１２７．ｈｔｍ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ｏｎｄｅｍ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ＶＯＡ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６，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ｏ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ａ／ｔａｌｉｂａｎ－ｃｏｎｄｅｍ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ｆｏｒ－ａｌｌｅｇｅｄ－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６５３２３５１．ｈｔｍｌ

顾正龙：《塔利班管理阿富汗经济会成功吗？》，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网站，２０２１年
９月７日。ｈｔｔｐ：／／ｉｎｆａｄｍ．ｓｈｉｓｕ．ｅｄｕ．ｃｎ／＿ｓ６３／３８／２ｃ／ｃ３９９１ａ１４５４５２／ｐａｇｅ．ｐ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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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将会加剧，禁毒任务或将变得更加艰巨。

结　语

阿巴边境部落地区民族、宗教、部落纠纷交织，武装力量林立，长期

饱受战乱与贫困之苦，是阿巴两国政府边疆治理的难题。部落体制的封闭

性，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难民遣返与收

容……这些棘手问题难以解决，叠加自然条件的限制、两国领土纠纷以及

域外大国政治的影响，边境安全管控面临多重挑战。阿塔重掌阿富汗政权

后，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管控情况或将更为复杂。虽然恐怖主义问题

不再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焦点，同时阿富汗局势也被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

际格局变动所遮掩而遭到一定忽视，但是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某些

外部势力可能会暗中利用阿巴边境局势牵制阿塔和巴基斯坦，长期阻挠中

阿巴开展合作，使三国不能形成区域合力。

根据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形势和管控现状，中阿巴三方围绕此地

区展开合作要特别注意以下五点。一是阿富汗政局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

边境部落地区安全态势严峻，仍然是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离主义、

犯罪走私集团窝藏的最佳区域，经济合作中涉及此地区的项目应谨慎，不

能盲目地大规模展开。二是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为中国外交带来风险

但也带来机遇，短期应帮助阿塔进行经济民生建设以协助民众渡过人道主

义难关。中阿巴三国可联合在医疗、扶贫、农业、防灾减灾、难民管理、人

力资源培训等民生领域选取几个项目作为亮点工程。阿塔已展现禁毒决心，

中巴两国可协助其建立相应机制落实承诺，但也要小心禁毒问题与其他安全

问题的关联性。三是阿巴双边关系有其历史造成的特殊障碍，围绕 “杜兰线”

的领土争端涉及两国核心利益，是阿塔上台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宜在

两国边境地区设置与地理关联的经济开发项目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

是在边境两侧相关省份的合作项目应事前进行充分调研评估，避免受到安全

因素的破坏和对当地社会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五是应密切关注边境区域安全

走势与大国政治博弈之间的联动，预防某些域外势力向边境地区渗透。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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